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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视域下的川剧现代化趋势
——以川剧现代戏《金子》为例

阳忍锋

摘要：川剧的现代化已成为一个显著且重要的现象。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对部分表现手法

的借鉴与吸纳，更在于整体艺术形式的深度融合与嫁接，彰显了川剧顺应时代变迁、审美更迭

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实现了与现代文学领域的广泛交流与互通，为川剧的多元化生存与发展开

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一艺术创新方式，不仅是川剧发展史上的必然产物，也是其持续进步

与繁荣的必要途径。系统梳理川剧现代化融合的发展脉络及其具体实践案例，进一步阐述其必

要性与重要意义，探讨川剧现代化融合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川剧；现代化；《金子》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5）02⁃0102⁃09

收稿日期：2024-11-10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剧发展研究中心2024年度项目“川剧跨文化融合的艺术表现与

传承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CJYB16）。

作者简介：阳忍锋（1994—），男，湖南长沙人，西昌学院文化传媒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戏剧艺术、艺

术教育，E-mail：ouyyf@naver.com。

在我国各个地区均拥有独具地域色彩的地方戏，这些戏曲是依据各自地域的语言特色与艺术传统而

逐渐形成的。其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还以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乡土美学特质展现着各自

地区的独特风貌。川剧便是这一文化现象中的杰出代表，它鲜明地展现了四川文化特色与艺术精髓。川

剧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深厚的艺术底蕴与丰富的创作经验。对其特性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

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四川文化的内涵，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中

国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川剧同样在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路，力求在保持传统精髓

的同时，融入新的元素与创新思维，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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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向现代转型：川剧的现代化新背景

自 20世纪 50年代起，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增长和国家综合力量的显著提

升。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川剧现代戏的创作领域迎来了新思想的注入和创新

活力的激发，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操作上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新时期川剧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

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显著的两个阶段，其发展历程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连。

（一） 50年代的“戏曲改革”

1949年11月，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局，负责全国戏曲改革工作，包括制定政策、研究剧目、审核标

准、整理改编剧目和改革剧团制度等。1950年10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为政务院制订戏曲改革指示做准

备。1951年3月，戏曲改进局与艺术事业管理局合并为中国戏曲研究院；4月，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根本方针，强调各剧种间的自由竞争以共同繁荣；5月，《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

五指示”）发布，明确改革要从改制、改人、改戏三方面进行[1]。制度改革从艺术体系、剧团体系、剧场

管理三个方面展开，尤其是在艺术体系改革中引入了西方戏剧导演制度；在剧团体系改革中废除传统戏

班的徒弟制度、养女制度等，改为国立或公立剧团；在剧场管理改革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政府

直接经营剧场，同时引入字幕和中场休息等，旨在规范剧场运营秩序。

随着改革步伐的推进，相关研究机构、剧团和学校相继成立。这说明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曾被视

为娱乐的传统戏曲成为正式研究对象；二是传统口口相传的传承模式已逐步通过学校教育得以规范和固

定，并通过正规教育培养剧本创作、导演和舞台美术方面的专业人才。此外，在经历改革后，传统戏曲

的整体专业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专业剧作家对戏曲结构严谨化、专业导演

对故事节奏进行的精准化、专业舞台美术设计对舞台艺术的精妙化，以及专业演员对表演所展现的精湛

化，共同赋予了传统戏曲现代化。

随着戏曲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四川也于1951年开始对川剧《彩楼记》《玉簪记》《反

徐州》《金霞配》等进行整理改编。1955年至1957年，通过川剧剧目整理工作，发掘了376个剧目，整理

出版了《芙奴传》《拉郎配》《萝卜园》《穆桂英》《一只鞋》《春灯谜》等132个优秀传统剧目。并以“两

条腿走路”和“三并举”为指导方针，一是将郭沫若的《孔雀胆》《屈原》《蔡文姬》、欧阳予倩的《桃花

扇》等现代化戏剧作品进行川剧化改编；二是改编元杂剧《望江亭》《窦娥冤》《救风尘》《鲁斋郎》等古

典剧目；三是改编其他传统戏曲剧种剧目，如河北梆子《柜中缘》、秦腔《游龟山》、楚剧《思凡》、桂剧

《拾玉镯》等，这些剧目在此后的时代中常演常新，成为戏曲界公认的经典之作，现代戏水平也有了明显

提高。

在六七十年代时期，川剧经历了第二次现代化改编创作的浪潮。此时期创作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早期

作品数量相对丰富，而后期则呈现出显著的衰落态势。在题材选择上，出现了严重的局限性，现代戏剧

目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对戏曲的规训作用日益加深，艺术表现被大幅度降低。川剧剧目的改编与创作

状况急剧恶化，新创作的剧目寥寥无几，几乎全部以革命现代戏为创作核心的“样板戏”为主，艺术的

独立审美功能逐渐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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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0年代的川剧“振兴运动”

从 1966年至 1976年这十年间，除“样板戏”外，川剧这类传统戏曲剧目的演出被严格限制。直至

1977年前后，这些曾经被禁演的传统戏曲剧目逐渐得到恢复。截至1979年底，四川省内拥有专业川剧院

团约126个，川剧剧目也达到了787个，其中传统剧目678个，现代戏77个，新编历史剧32个。从上述数

据可以明确，传统剧目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这既彰显了川剧传统剧目深厚的积淀与丰富性，又反映

出创新性剧目在现阶段尚未获得广泛的发展与普及。川剧表演场次和观众人数急剧增加，呈现川剧蓬勃

上升的态势。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推进，川剧发展的危机也逐渐显现。川剧艺术老化与多元化市

场环境之间形成不相适应。总体上来看，剧目、演员、观众老化和节奏慢的内因问题是其主要矛盾[2]。这

种情况引起了川剧界的危机感。1982年初开始，四川省委、省政府率先发起川剧振兴运动。中共四川省

委办公厅转发省文化局党组《关于振兴川剧的请示报告》，发出振兴川剧号召，提出“抢救、继承、改

革、发展”八字方针的川剧工作思路和目标。“抢救继承，振兴川剧”成为当时川剧振兴的口号[3]。因此，

从80年代开始，川剧又逐渐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并涌现出具有实验性的创新作品。此外，导演体制的确

立显著增强了川剧在表现力方面的演出水准，同时在舞台美术领域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

川剧的振兴与现代化发展。得益于一系列的振兴举措，川剧稳固地成为中国五大地方剧种之一。川剧独

具匠心的变脸技艺，在《水漫金山》等传统剧目中得到了卓越的传承与发展，并且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展

现出其在实验性创作剧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三） 9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

总体来看，从90年代至今这一逾四十年的跨度中，川剧艺术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深刻变革。

川剧现代化也呈现出与之前与众不同的特点，即实现了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与现代化视域下时代精神的融

合；实现了跨界、跨文化间不同类型文化艺术的交叉融合。通过传统戏曲舞台重现近现代经典文学作品，

并描绘出对新时代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对过去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由此，川剧现代化剧目在多

样化的题材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推动了川剧舞台艺术以更加现代化和个性化的手

法来诠释和展现川剧现代化剧目的时代精神，展现川剧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的新突破。

进入 21世纪后，川剧也在跨文化融合领域不断尝试，如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尤金·奥尼尔的

《榆树下的欲望》、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等西方戏剧作品被改编为川剧剧目；又或将现代小说和话剧作

品改编为川剧剧目，如同名小说改编为川剧的《死水微澜》以及将曹禺话剧《原野》改编为川剧《金子》

等，这些均已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川剧舞台上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剧目。

二、传统文化与时代视域：川剧的现代化新突破

川剧现代化跨界、跨文化融合主要划分为两大类：首先是川剧通过与其他地方戏种、传统文化故事

融合进行内容上的再解读。其次是川剧通过跨界融合的方式，实现与其他代表性文化形式上融合的再

创造。

1997年1月，著名编剧隆学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创作了川剧现代戏《原野》，这是川剧《金子》的第

一个版本。1998年，川剧《原野》进入第二稿修改和打磨。胡明克担任导演，他决定以主要人物的调整

来牵动整出戏的改进计划。他起用能唱擅演的沈铁梅担纲第一主角，金子因此取代仇虎成为整出戏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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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剧名也被替换为《金子》，同时在舞美、服饰等方面增强了巴渝风味。1999年由重庆市川剧院首演，

川剧《金子》荣获了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中国戏曲学会奖等各类大奖34项，几乎囊括了国内所

有戏剧奖项。此外，它还被评选为2002-2003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之一，被誉为

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该剧以四川方言为基调，融合四川地域的传统音乐元素及独特的

舞台呈现方式，作品深刻展现了四川别具一格的美学特征，精准捕捉了川剧的核心精髓，并巧妙地融合

当代四川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一）融合视域下呈现内容的再解读

在“三并举”的剧目方针指导之下，川剧也逐步向现代化转型，其中对传统文化故事进行解构和融

合再造成为川剧现代化的主要发展方向。显然，川剧剧作家们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日益自觉地寻求适

宜的传统文化故事，以此激发创作灵感并拓展川剧内容的延展性。

“新”瓶装“旧”酒，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通过这种方式，川剧不仅保留了传统艺术的精髓，还

赋予了它们新的时代意义。剧作家们在改编过程中，巧妙地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使得川剧作

品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种创新的改编手法，不仅让川剧在内容上更加

丰富多元，也使得川剧艺术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川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剧作家们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剔除不再适应

现代社会发展的陈旧元素，同时保留并强化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地域特色。这种去粗取精的过程，

使得川剧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更加贴近现代观众的生活实际和审美情趣。此外，川剧现代化的探索

还体现在对传统表演形式的创新上。通过引入现代舞台技术，如灯光、音效和多媒体技术等，川剧的视

觉和听觉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技术的运用不仅增强了剧目的观赏性，也使得川剧的表现手法更加多

样化，为传统艺术的传播和普及探索新道路。

串联角色，塑造层次。在角色塑造方面，川剧现代化剧目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现代剧目中的角色

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刻画和个性的展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这种对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深入

挖掘，不仅丰富了传统川剧的艺术表现力，也使得剧目更加贴近现代观众的情感和审美体验。

川剧现代化的探索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通过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与现代审

美的融合，以及对传统表演形式的创新，川剧在现代传承中实现“新”瓶装“旧”酒，传统文化继承与

发扬的自我超越，为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突破。

（二）融合视域下呈现形式的再创造

川剧剧作家们基于对生活、人生及生命深刻的个人理解，其作品渗透着独立的思考，剧中形象生动

鲜明。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川剧创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传统文化故事的诠释，而是致力于不同文

化形式间的融合与创新，并有意识地探索不同文化形式间的人文内涵，从而使川剧作品具备了更为丰富

的人文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旧”瓶装“新”酒，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唯有与时俱

进，戏曲方能跟上时代步伐、贴合今人所思，否则难逃边缘化的窘境，川剧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就是为

“旧酒”打造一个“新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代川剧人的共同努力方向[4]。川剧《金子》的创作团队

巧妙地将传统川剧元素与现代戏剧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他们不仅在舞台设计、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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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音乐伴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还在剧本内容上进行了深入挖掘，使得传统川剧的表

演艺术与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相契合。通过融合与创新，川剧《金子》现代化突破的第一步就是将现代

文学作品进行川剧化改编，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弥补原著之不足，提升其艺术感染力。原著《原野》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成功地展现了时代特色，

赋予了角色以深度与丰富性。然而，从戏曲学视角审视，人物形象的现代化改编必须依托于角色的现代

个性、精神风貌以及时代意识。以川剧《金子》为例，剧中的主人公金子便是一个融合了现代审美特质

的人物形象。在剧作中，金子这一角色被赋予了现代人物的多重性格特征，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与原

著中的两难选择相呼应。在川剧的改编过程中，这种冲突被进一步构建于金子、仇虎与焦大星三人之间

情感纠葛的框架之上。金子在情人与丈夫、怜悯与情爱之间挣扎，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内心情感纠葛。这

种情感的矛盾使得金子在两个男性之间、两种情感之间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与挣扎，相比原著《原野》，川

剧《金子》的突破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创新戏曲形式，推动情节发展。戏曲情节作为剧目整体架构的核心，其现代化通常体现在情节编制

与结构样式的现代理念融入。川剧《金子》与原著《原野》情节结构相比较，两者有本质上的显著差异。

川剧《金子》在情节构建上更倾向于音乐性，展现出类似交响乐的章法，通过“宣叙调”与“咏叹调”

的交替变换，构筑出错落有致的艺术美感。创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断裂”技巧，颠覆了传统的叙事结构。

通过灯光与幕布的协同作用，白傻子的说唱表演打断了剧情的连贯性。尽管这种中断在表面上看似破坏

了叙事的流畅性，实际上却为剧作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在剧情达到高潮、悬念迭起的关键时刻，这种暂

停手法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故事的构建中，填补了意义的空白，并预测

了情节的发展方向，从而显著提升了作品的吸引力。这种创新的叙事结构使得剧作的起伏更加鲜明，增

强了川剧艺术的戏剧张力。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体现了川剧从业者对戏曲艺术现代性发展的深刻理解。应认识到现代性的构建

必须根植于对戏曲传统核心价值的保护之上，在剧情推进、氛围营造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恰如

其分地融入现代元素，是实现川剧艺术形式创新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同时也为川剧艺术的再创造和现

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突破点。

三、现代文学与传统艺术：川剧的现代化新探索

川剧现代剧目通过演绎当代故事，展现了现代人物的特质。传统表演手法擅长展现古代人物的精神

特质，但在表现现代人物性格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传统表演程式的“旧瓶”难以容纳具有时代特征的

现代剧目的“新酒”。尽管如此，川剧艺术家们并未停止对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探索。在继承传统表演程式

的进程中，川剧艺术家们对传统表演手法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以适应现代内容的需要[5]。新时期川剧现

代剧目将社会现实融入表演艺术之中，结合文化形式间的人文内涵理论与实践，将现代化内容与表演艺

术引入川剧舞台，致力于探索并形成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川剧表演风格。

（一）话剧《原野》的川剧化改编

川剧《金子》是根据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原作《原野》改编而成的川剧作品。《原

野》以农村为背景，也是曹禺先生唯一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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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仇虎为报复村霸焦阎王——他将仇虎父亲活埋并夺走土地，把仇虎妹妹卖入妓院，逼她走向死亡，

又诬陷仇虎为土匪，将其送入监狱，导致仇虎成了跛子，在狱中度过了8年，还夺走了仇虎心爱的女人。

为此，仇虎越狱回到家乡，誓要向焦阎王复仇。《原野》的故事构建，非常符合左翼文学的模式：恶霸仗

势欺压贫苦农民，被欺压者舍命报仇[6]。同时又是一部遵循西方悲剧创作理念而构建的作品，其核心情节

聚焦于仇虎的复仇之路及其最终的悲剧性结局，深刻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不可抗拒。

特别是在第三幕中，仇虎杀死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后，与金子一起逃亡，在漆黑的夜晚彷徨于荒

野中，紧张的追捕与逃亡交织着内心的冲突，通过幻觉和精神错乱，使悲剧氛围不断高涨。焦大星失明

的母亲呼唤孙子小黑子的灵魂，那无力的呐喊声和红灯笼的光芒反复出现，加重了仇虎的精神痛苦。加

上父亲和妹妹的冤死，以及作为囚犯的痛苦与逃狱的经历、在阎罗王面前的审判，都以幻觉形式呈现，

仇虎绝望地意识到，即便在地下世界，这些冤屈也无法得到伸张，最终在绝望中自尽。

《原野》是曹禺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基础，同时尝试表现主义手法和舞台形象实验的作品。男主角仇虎

在杀人后逃亡，徘徊在漆黑的夜晚荒野中的场景，借鉴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的《琼斯皇》

（The Emperor Jones），在原作中这一场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人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曹禺的这

种实验戏剧未能持续下去，而仅限于现实主义，使中国戏剧失去了变得更加丰富发展的契机。在《金子》

中，这一场景则以简洁而具有象征性的方式进行处理，反而更增加了悲剧性结局的余韵。

川剧《金子》中，原本以仇虎的复仇与死亡为主题的悲剧，经过重新构建，转而以女主人公金子为

中心，因此川剧《金子》的整体指向与原著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曹禺原著描绘基于父亲仇恨的根深蒂固

复仇观念，即便其执行者为亲生子，亦难逃此宿命般的诅咒。这一观念将仇虎推向了自我毁灭的深渊，

塑造了他作为悲剧性英雄的复杂形象。同时，金子对仇虎深沉的爱意与愿意共赴生死的誓言，更加剧了

他们命运悲剧的色彩。而《金子》则把中心转向金子，通过她反抗封建家庭的压迫，追求自己的感情和

理想，同时劝阻满怀复仇之心的仇虎，在恋人与丈夫、爱与怜悯之间，表现出人类本性深处的真诚与善

良，从中寻求相互理解与和解的理念，展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该作品通过从斗争时代向和平时代的过渡，

深刻揭示了时代价值的变迁，从而赋予了其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以高腔为中心的开放式音乐设计

川剧《金子》成功的一个重要的音乐特色——高腔。传统川剧不像昆剧或京剧追求极度细腻的唱腔

艺术表达方式。然而，川剧《金子》的唱腔却十分悦耳动听；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表现也非常出色。因

为唱腔是主角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主角的唱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金子》的创作过程中，沈

铁梅曾说需要“以唱塑人，以歌抒情”。所以在川剧《金子》中，唱腔和舞台表演都非常出众，特别是在

人物性格塑造上。

第一幕登场时，出身农村且未经世俗雕琢的金子，虽然强烈渴望爱情，却不得不嫁给一个懦弱的人，

面对这种被迫的境况，她在《红衲袄》曲牌中采用中速的[二流]板式，以唱起腔，唱出了愤怒和怨恨却无

可奈何的复杂心情。前半段通过轻快活泼的节奏表现了她的性格，后半段则以挑战的方式表达了她对顽

固、让人郁闷丈夫的反感。尤其在最后一句的花腔中，借用四川清音“哈哈腔”唱法，以甜美、清爽、

风趣的美感塑造出金子的可爱形象。

第三幕，高潮部分，仇虎与大星的矛盾逐渐加剧，金子因对仇虎的爱与对丈夫的怜悯，内心感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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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竭力阻止仇虎的复仇。她以川剧高腔曲牌《一枝花》《山桃红》为基础，并融合四川民歌《槐花几时

开》的元素，用叙述性的方式演唱。前半部分以低音区的哀叹调演唱，尽量压低情绪，传达出爱、恨、

恐惧和担忧的情感。在决定追随仇虎“自自由由心儿飞”的歌词中，采用了接近花腔的表现方式，较长

的句子虽然悠长但不断裂，中间逐渐增强力度，并逐渐升高音域，以此表现出人物心情的逐渐高涨。当

情绪达到至高点的“生生死死长相随”这句时，通过运用多样的音色和音质，并牢牢掌握高音音域，向

观众明确传达出坚定的决心和信念。

第五幕逃亡场景中，仇虎中枪后，催促金子前往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地，而金子在悲痛中百感交集，

唱出了“茫茫天涯”。在这里，运用了极具感染力的传统曲牌《一枝花》，这是一种具有号召力且适合表

达哀怨和悲愤情感的曲调。为了传递内心强烈的情感，结合了曲式与音节的变化，同时适当地加入了颤

音和呼吸声，表现出在爱人垂死、所有希望破灭的悲痛时刻，表现金子内心深处的强烈呐喊。特别是基

于剧情发展和金子的性格特点，在这一段中采用了散板的方式，仅保持节拍，不使用伴奏，把叙述和歌

唱相结合，这是典型的“哭丧”唱法，既表达了金子对仇虎的深深爱意，又展现了她的悲痛与绝望。

以曲牌结构为基础，结合曲牌形式的变化，巧妙运用各种声乐表现手法，以追求最大的音乐表现效

果。原本激昂清脆的唱腔，在沈铁梅精湛的演唱技艺下，结合她对多种发声技巧与乐句编排的精妙运用，

共同构筑了更具震撼力与情感深度的唱段。沈铁梅本人表示，从传统唱法中汲取灵感，不仅仅要呈现

“好听的美丽唱腔”，更要致力于“好听且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情感，传递感动的唱腔”。

现代戏曲中，如何恰当地运用传统往往决定着作品的成败。川剧《金子》之所以能够在高腔的基础

上适当运用弹腔体系，既是因为现代戏曲已经进行了多样的实验，同时也得益于下川东派的开放性和沈

铁梅的艺术背景。下川东派比川剧的其他流派更具开放性，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一带，戏路杂，声腔多

样化。沈铁梅在川剧音乐设计和戏曲人物创造方面能够完美结合的艺术能力，这也是传统戏曲坚持以演

员为核心的原因。

川剧《金子》成功另一大重要的音乐特色——帮腔。一些表现人物内心真实想法和情感，却又羞于

启齿的话，都由帮腔以“主观”的立场替人物表达出来[7]，也是《金子》音乐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帮

腔主要用于南方高腔类地方戏，在原先为话剧设计的剧本中，诸多台词经由独唱与帮唱的巧妙编排，使

得舞台布局更为凝练且充满抒情韵味。同时，通过运用传统戏剧所特有的象征性舞台表现手法，成功去

除了不必要的写实元素，从而更加鲜明地突出了曹禺作品所独有的诗意氛围。其次，通过简洁明了的打

令调插入，白傻子的解说以及深刻描绘剧中人物内心世界与所处情境的帮唱部分，均展现出一种含蓄的

艺术魅力，进一步促进了叙事戏剧的流畅发展。

（三）角色行当制的运用与以人物为中心的表演设计

川剧《金子》是基于话剧《原野》进行改编，将其融入传统戏曲的川剧形式之中。在这一过程中，

保留了话剧的导演体系和演员表演，但依据传统戏曲的角色体系进行了转化，以更好地展现人物性格。

同时，也运用了相应的程式化表演技法，以确保该剧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从《白毛女》

到《杨贵妃》这类“戏曲现代戏”的创作过程，探索叙事方式的转变、西方写实表演与角色程式化表演

的转换，因此川剧《金子》此次创作并非全新的尝试。然而，作为曹禺的代表作《原野》，因其具有良好

的文学基础，从而带来关于改编合理性的争议。传统戏曲的角色体系在表现现代小说或现代戏剧中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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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的人物性格时，是否会成为障碍？如果是障碍，又将通过何种方式克服？这些都是讨论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在川剧《金子》中，女主角金子基于青衣和花旦的角色，既追求爱情，又展现出具有温暖人性

特质的现代女性形象；而男主角仇虎则通过运用花脸的唱腔和身段，塑造了一个复仇心切的悲剧英雄形

象。在金子和仇虎的表演中，程式化的动作在表现其性格方面都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川剧是通过视觉化手法将事件或心理活动清晰展现出来。作为演员的沈铁梅，还通过赋予人物新的

意义和形象，创造出了具有新鲜艺术美感的人物形象。她尤其注重突出人物塑造，准确地展现剧中人物

的个性，并创造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舞台形象。她强调说：“即使在现代戏曲中，也同样需要基于情感体

验的技巧，同时还需要将日常生活中的道具和动作技巧化，并增添形式美，这样才能创造出栩栩如生的

人物和美丽艺术个性的人物形象。”

在序幕中，金子初次登场时的表演就以挑衅的方式展现了人物的性格。扮成新娘的金子登场后，先

是夸张地抽泣着，然后摘下自己头上戴的婚纱，提起裙子大步跑出来，但因无法控制情感，突然改为小

碎步，悲伤地喊着“虎子哥哥”。在旧社会，新娘是不能自己摘下头上的盖头，也不能大步走路。与一般

顺从命运的女性不同，金子的挑衅性格不仅大胆地展现了她敢于掌握自己命运的特质，还展现了她内心

深处对仇虎无法抑制的爱，预示着她未来的选择。基于川剧传统女性演员严谨、规矩的表演方式，她却

展现了一种超越传统角色行当领域的全新表演方式。

第一幕开始，金子对大星表现得非常亲切，但由于意识到母亲的存在，大星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爱

意，这让金子感到生气。当大星再次靠近试图拥抱她的肩膀时，金子猛地转动肩膀，冷漠回应。这一动

作虽然是现代观众可以轻易解读的现实表演。但实际上，这是借鉴于《白蛇传》中《断桥》的一幕，是

当时愤怒的白素贞对许仙的反应动作。金子在与仇虎相爱时也使用了肩膀动作，她用肩膀撞击他的胸膛，

这一动作不仅含蓄，而且还更加坦率地表达了她对仇虎的深厚爱意。最能展现金子性格的动作表演，是

她第一次发现仇虎归来时的那一刻。

起初，他瞪大惊讶的眼睛，片刻沉默不语（怀疑）。

双膝弯曲，用双手碰触脚尖后喊道：“哇，你还活着啊！！”（确认）

用手指指着他，在激动的欢呼声中快步走向他，激动地跳上他强壮的手臂，在空中转了一圈并紧紧

抱住他（欢喜）。

热烈地拥抱他（爱）。

将熟悉的传统戏曲动作以连贯的方式展现，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效果。此举不仅令人深切感受

到，在历经八年时光，生死未卜的恋人重逢之际的惊喜之情，更深刻地触动了观众内心，使他们深刻体

会到她深藏不露的激情与爱意，令人深受感动。仇虎和金子相爱的场景，以及金子反抗婆婆压迫的场景，

虽然这些表现形式在传统戏曲中经常看到，但在这里表现得更加浪漫以及更具反叛性。这是因为对人物

性格进行了细腻的演技设计。像金子那样活泼且鲜明的表演，以及仇虎采用了传统戏曲中勇猛且富有个

性的角色——花脸的程式化表演，这些粗线条的动作也展现了川剧表演的特性，同时为塑造各自的性格

做出了贡献。当常五被仇虎抓住时，川剧中丑角展现当时他慌张地颤抖、被抓住后悬挂着摇晃的表演，

仇虎自刎倒地时一圈翻滚的技巧表演等，都很好展现传统川剧舞台语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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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剧传统技巧的运用

变脸作为川剧技巧在其他戏曲舞台表现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快速且短暂地转动头部的瞬间，实现脸

部面具的快速转换，这也是川剧中一种不传之秘的绝技。表演者将用薄纱制成的面具多层贴于脸上，然

后一层层揭下；或者在脸的一侧涂上足量的颜料，瞬间擦拭后改变面貌；还可以在舞台的某个固定位置

放上粉末，然后快速吹开改变脸部的色调。在川剧《金子》中，仇虎为了报复，将自己和家人置身险地，

将复仇之火燃向了地主的儿子焦大星。当醉酒的焦大星抬头时，仇虎仿佛看见了焦大星那恶霸地主父亲

焦阎王的模样。这种幻觉现象通过运用川剧中变脸技艺得到了有效表现。此外，仇虎在愤怒之下，毅然

拔刀欲刺，但顾及金子的情绪，仇虎瞬间将刀隐匿，巧妙地展现了藏刀绝技。这些近乎魔术的技艺与四

川自古以来盛行的山岳百戏有着密切关系，西南地区的民间自古就流行祭祀表演的传统。此技艺不仅仅

是为了娱乐，更是出于祭祀的目的。只有通过理解其背后的祭祀文化，才能真正明白川剧中运用众多特

技的原因。这些特技的运用，使川剧在现代化尝试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川剧《金子》中对特技的运用，

正是将传统技艺升华为现代化表达手段的尝试。

四、结论

川剧基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考察其现代化过程和具体案例。在地域层面上，川剧作为四川地区的

传统艺术，拥有悠久的祭祀文化作为背景，并且在较为宽裕的自然环境中孕育了浓厚的人情味，川剧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旨在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的现代川剧作品《金子》，通过精妙地融合传统艺术表现手

法，巧妙捕捉并展现当代人物情感的细腻与深邃，从而在艺术表现上较原作展现出更为鲜明且强烈的现

代感与审美价值，故而被广泛认可为一部成功的川剧现代剧目典范。在剧本层面上，从《原野》到《金

子》的改编过程中，现代戏剧元素和川剧形式美学，与现代观众的需求相结合，进行了适当的转化。在

舞台层面上，在充分借鉴西方舞台技术精髓的同时，坚守传统戏曲美学的根基，对川剧进行了创新性重

塑与再创造。在时代发展层面上，川剧现代化作品在内容与人物塑造方面展现出更高的观赏性和思考价

值。剧作家们愈发重视艺术风格的舞台呈现，并在内容的传递与人物形象的构建上，有意识地深入挖掘

时代精神、人文精神，从而赋予作品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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